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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山寺：寒山子的“清凉门”
□邹真吾

■■纪纪 念念
张同吾先生是我的好老师、好兄长、好

朋友。30多年前，当我还是一名青年诗歌

爱好者的时候，有幸结缘了先生，多年来，

受先生教诲和影响，可谓受益匪浅。同吾先

生为人，谦厚大度、质朴仁和、温良平易，颇

具文人风范。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先生对于

晚辈后学，从不以名家自居，更无高下距离

之感，能与众多诗学者融为一体，其仁师风

范、博学广识深深为人所敬佩。先生为文，

才情斐然，又朴实无华，理性客观。

张同吾先生做事，坚毅执著，不惧艰

辛。他一生挚爱诗歌，与诗偕行，终生为诗

歌的发展辛勤忙碌。他不畏世俗流弊，克服

诸多困难阻力，以顽强的精神不懈努力，参

与创办了中国诗歌学会，使广大诗歌作者

有了一个名副其实的“诗歌之家”。可以说，

为了中国诗歌学会的发展，他倾注了自己

全部的心血和智慧，在中国诗坛有口皆碑。

中国诗歌学会成立之后，不断发展壮大，成

为诗人相互交流学习的平台。特别是广大

青年诗歌爱好者踊跃申请加入，会员遍及

全国各个省市，乃至海外华人。这些新生力

量为中国诗坛注入了新鲜血液，为中国诗

歌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同吾先生一生出版了诗歌评论等各类

著述。他博学广识、学养深厚，所写的文章

既有坚实的理论支撑，又有对新诗发展趋

势的洞察；既有对诗歌本质的探索，又有对诗人客观中肯的评

价。他对诗的抒情性有着深层次的把握，对诗的本质有着哲学

性的思考，这也是他能写优秀诗歌评论的原因所在。他的诗歌

评论有见地，少媚俗，有着严密的思辨逻辑。他能够从中立的

基点出发，不掺杂过多的个人偏颇与感情色彩，保持了最基本

的客观、公允，令人信服。他对中国新诗发展始终有自己清晰

的理论解读，对当代中国新诗的脉搏与走向有着清醒的判断。

在与同吾先生多年的交往中，我感到他对山西、对山西诗

人有着格外的关爱。他曾多次到山西，先后参加过太原诗歌论

坛、诗人采风、“春天送你一首诗”、“中国诗人三晋行”等诸多

活动。在晋采风期间，他的足迹遍及汾河两岸、太行吕梁，他仰

慕悠久厚重的三晋文明，崇拜如恒河沙数的大师先贤，更醉心

于山西奇绝多彩的人文自然风光。对山西的喜爱，更多体现在

他对山西诗人的厚爱中。在我的印象中，凡是山西的诗人找到

他，无论是求书、求字、求教，或是邀约诗评、序言，他都绝少推

辞，倾心倾力予以满足。对于有发展潜力者，他更是不遗余力

加以提携。

在我曾经工作过的山西省长治市，那里活跃着一个充满

活力的诗歌群体——长治诗群。同吾先生对长治诗群从一开

始就给予了高度的关注，与诗群中的很多诗人结成忘年之

交。他在多次活动中与长治诗人交流心得、分享感悟、共话

诗情，甚至还与长治的大学生座谈，普及诗歌常识，指导青

年诗歌爱好者的诗歌创作。在他以及众多诗歌名家的关心、

支持下，长治诗群一步步发展壮大。

对我，同吾先生更是厚爱有加。多年来，先生与我之间的

联系始终未曾间断，逢年过节我总能提前收到他亲切的祝福，

使我倍感温暖。2004年，我有幸获得首届“艾青诗歌奖”，他主

持颁奖大会，并亲自为我颁奖，给我以巨大的支持与鼓励。在

一些重大的诗歌活动中，他也常惦记着我，如果没有看到，就

会向熟悉的人打听“新民有没有来”。虽然与先生年龄上有差

距，但我们之间却无代沟，有着聊不完的话题、叙不尽的情谊，

许多次会议间隙，几个人一聊就到深夜，越聊兴致越高，越聊

越发清醒。

同吾先生曾于上世纪90年代初为我的诗集先后写过两

篇评论——《走向理想的精神圣地》和《翰墨情缘，当代意识》，

文章情真意切、客观中肯，既有对朋友的深情厚意，更有对诗

学者的勉励与期许，给我以热情的关怀、长者的包容和厚爱，

激励我一直在诗歌之路上跋涉前行。2005年，为纪念中国人

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我们在北京保

利剧院举办了“拥抱太行”大型诗歌朗诵音乐会。为了办好这

台晚会，同吾先生忙里忙外，运筹帷幄，极大地提升了晚会的

质量和效果。这台晚会经众多媒体播出后，在社会上产生了强

烈的反响。

同吾先生学养丰厚，在文学创作之余倾心翰墨，书法造诣

很深。这得益于他厚重的生活积淀，以及对艺术孜孜不懈的追

求。其书法借鉴了二王的精美、颜真卿的雄浑和赵孟頫的俊

逸，形成了自己清峻端庄、骨力遒劲的独特风格。特别是他的

笔墨里蕴藏着丰富的诗思和诗语，气韵飞动，飘逸洒脱，充分

表现出他质、骨、气和人文涵养融为一体的艺品与人品。

同吾先生把一生献给了他挚爱的诗歌事业，其人、其言、

其德、其行将永远刻在我的心底。同吾先生走后，我曾写过一

首诗，叫《痛悼同吾先生》，其中写到：“捧书睹物念达人，泪眼

黄花倍思君。白鹤秋风随梦远，诗坛肃穆抑贤尊。”谨以此表达

对先生深切的缅怀。

潘家园是北京新兴的一座文化地标。

我这么说，大凡热爱收藏、喜欢古董和字画

的玩家都会认同。其实，潘家园一带形成文

化产业聚集区时间并不长，也就20年的样

子。在过去，北京只有琉璃厂，那才是正儿

八经的去处。琉璃厂有大名鼎鼎的荣宝斋，

有无数的文房铺子，包括书店。

印象中，潘家园最早发起于上世纪90

年代初的经商热。经商热是紧随下海热的，

那下海热呢，则紧随着下岗热。潘家园附近

原来有几家国营大厂，北京内燃机总厂、人

民机械厂、北京吉普汽车有限公司、北京东

风无线电厂，稍远点的还有北京化工厂、焦

化厂、染料厂，至于其他几百人的工厂就数

不过来了。这些产业工人加起来，不会少于

二三十万吧。因为工厂兼并重组，很多工人

终究是下岗了。

我是上世纪90年代初进入到新创刊的

《北京工人报》做记者的。有一年，快到春节

了，报社让报选题。我提出采访几家严重亏

损的大中型企业，特别提出到北京手表厂

去，采访他们是如何兼并北京针织六厂的。

而另一名记者则提出，到潘家园鬼市去采访

跳蚤市场的情况。所谓鬼市、跳蚤市场，就

是一些下岗工人从工厂、家里拿一些服装、

百货、旧物，早晨或晚上在昏暗的灯光下进

行交易的场所。我记得在90年代，这样的

市场在京城里有很多处，只不过潘家园比较

有名罢了。

对于我们的选题，报社领导觉得都很

好。这样，第二天我们就兵分两路去采访。

原计划每个人采访两天，第三天交稿，然而，

当我们真的深入到企业和跳蚤市场后，并没

有如我们想象的那样简单。

北京手表厂在郊区昌平一带，我记得我们

家曾经买过两块他们的双菱牌手表，那表虽然

比不上“老上海”，可戴在一般人手腕上，也足

以让人羡慕。我采访企业领导，跟他们了解企

业重组的情况，他们并没有那么兴奋，甚至有

些无奈。因为他们的盈利也就勉强够开工

资。如果非让他们兼并针织六厂，那等于是死

鸡拉活雁，既救不了自己也救不了别人。但无

论怎样也得挺上，主要目的是起个表率作用。

尽管如此，我还得硬着头皮写这篇稿子，不写，

怎么向报社交代呢！

去潘家园的同事回来也不乐观。他们

早晨5点多就去了，人们陆续在立交桥边摆

起了摊位，四周一片漆黑，摊主们各自打着

手电筒。地摊上卖的物品有针织品、小百

货，也有玉器、瓷器等手把件，但字画还不

多。那个年代，绝大多数人还是讲诚信的，

所以，这里卖的东西基本是真的。偶尔有人

走眼了，也没得怨，这就叫周瑜打黄盖，一个

愿打，一个愿挨。起初，人们对跳蚤市场议

论纷纷，说这跟投机倒把没什么两样。也有

人说，这些下岗工人、无业游民整天混在一

起，容易引起社会动乱，应该坚决给予取

缔。一位摊主说，我们很不容易，早晨4点

多就起来占地方，赶上点子正，可以卖个三

五十，如果点子背，一早晨也没个进项。说

得更惨的，说有一天大伙正在卖货，忽然有

人说工商局的人来了，人们赶忙猫腰收拾东

西，有的人甚至提溜着裤子到处乱跑，跟流

氓似的，极其不雅。报社领导问，当地街道

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吗？譬如正式弄个市场

什么的？同事说，好像有这个想法，但涉及

的部门比较多，得慢慢来。

按照报社的要求，我们把文章都写好

了。可领导说，这两篇文章不宜公开发表，

只做内参上交到市总工会，再报到北京市

委。至于市里怎么决定，我们只能是服从。

当然，我们的文章不会白写，照样计入工作

量。面对这样的决定，开始我还想争论几

句，认为媒体就应该有自己的声音，如果不

这样，问题就不会很快得到解决。领导毕竟

吃的咸盐比我们多，说，新闻无禁区，但发表

有纪律。这是红线。

半年后，我离开了这家刚创刊不久的报

社。20年后，《北京工人报》更名为《劳动午

报》，据说日子过得还算可以。我很感念这

家报社的几位领导，是他们把我从农场调到

这里，我由此成为一名新闻工作者。

潘家园旧货交易市场成立后，我断断续

续去过几次。10年前，一个偶然的机会，我

陪侄子去潘家园买刻章的石料。没想到，遇

到我80年代在朝阳区文化馆一起学习的文

友老田。老田原在酒仙桥一家国营大厂工

作，当过销售科长，为人精明又不乏实在。

老田告诉我，企业不景气，他提前办了内退，

家就在附近，他没事喜欢逛潘家园，久而久

之，就对石头、玉器来了兴趣。后来，他干脆

在杂项市场也租了个摊位，卖起小文玩。我

问他发财没有，老田一笑，说，发什么财，随

便玩玩而已。我又问老田，小说还写吗？老

田说，早就不写了，写出来也没地方发表

啊。我劝老田，别灰心，你的京味儿语言那

么好，只要题材对路子，不愁没地方发表。

老田这人很讲义气，给我侄子一大塑料袋的

石头。那些石头虽然不是什么名贵的，但已

足够侄子学习用。

跟老田重逢后，我们联系便多了起

来。我把他介绍到几家报刊社做文字工

作，也介绍一些文案的活儿给他。大约四

五年前，老田突然找到我，说他现在特别有

写作的冲动。我说，我就等你有这个感觉

呢。你就写“潘家园风情录”系列小说吧。

如果你能写出十个八个，可以帮你联系出

版社出版。老田一听，心情很振奋，他说就

这么定了。

自此之后，老田就不再去潘家园练摊儿

了，一门心思写小说。在一年时间里，他陆续

写出了3篇，其中第一篇我给推荐到《鄂尔多

斯小说精选》发表。后来，这篇小说获得天津

“文化杯”梁斌小说奖二等奖。有了这篇小说

垫底，老田逐渐来了感觉，他又陆续写了几个

中篇，只可惜不是潘家园题材的，这让我有点

遗憾。还好，他的《天桥葛爷》等3篇小说通过

自然投稿被《北京文学》看中，先后发表，还被

《小说月报》和《中篇小说选刊》转载。然而，令

人意想不到的是，去年元旦刚过，传来老田因

突发脑溢血去世的消息。我听后感觉头都大

了，这怎么可能？前年老田还能骑着自行车到

天津呢！可是，接连几个朋友告诉我同一个消

息，让我不得不相信。也许，这就是一个人的

命运。

后来，我见到《北京文学》的编辑王秀

云，聊天中得知是她从自然来稿中发现了老

田，并极力向主编推荐的。特别是在老田去

世后，他们还发表了老田的一篇遗作。我

说，老田要是地下有知，也该知足了。我记

得老田生前多次对我说，他有两个愿望，一

个是在《北京文学》发表作品，另一个是加入

北京市作协。如今，这两个愿望都实现了，

他却匆匆走了。

前几日，黑龙江的一位文友来北京，让

我陪他去逛潘家园。我们逛了两个多小时，

也没碰到什么可买的。走到文玩杂项市场，

在昔日老田练摊儿的那个地方，有位藏民打

扮的阿妈，她手里摇着转经筒，两眼直直地

看着过往的行人，好像在寻找等待什么。我

猜想，老阿妈是在寻找她的孩子吗？或者是

在寻找买家？猛地，我想到老田，说不定她

真的在寻找等待老田呢？因为，以老田的性

格，他有可能跟这位老阿妈交上朋友的。本

来，我想上前问问老阿妈在等什么人，可我

看着她僵硬的眼神，感觉她不会跟我说话。

道理很简单，我终究不是她要寻找要等待的

那个人。

阿妈的经筒不说话阿妈的经筒不说话
□□红红 孩孩

灼灼的目光，健捷的身形，轻快的步履，敏锐

的思维，连珠的话语……让人难以相信：面前这

位从抗战烽烟中走来的李治亭将军,已是89岁

了。仅容旋马的会客室中气象峥嵘：西壁高悬《雄

风万里》猛虎图，赞誉老将军的横戈竖剑的正楷

中堂两幅。左云：“中华好儿女，何惧风雪狂；一战

惊天下，大败兽中王。”右曰：“八八米寿，四世同

堂；辛勤耕耘，厚德载物。”北面博古架上，右侧整

齐摆列着“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纪念章”、“全军

先进离休干部”奖牌等，熠熠生辉。大家落座于淹

没在书山报海之中的沙发后，老将军深情地说：

“我今天能看到军队强大，国家安定，而想想当年

的战友一个个从我身边倒下去，我已经很满足了！

我只是一名老兵，没什么可讲的。如果确实需要我

说些什么，有空可以看看那4本拙作。”就这样，预

想中一场原应引人入胜的长谈被一次简单而动人

的赠书仪式所取代。我收获了沉甸甸的4本书：

《烽火人生》《血肉长城》《征战纪实》《心灵掠影》。

自2002年第一部作品《烽火人生》问世以

来，190万字的4册书付印逾3万册，不久就馈送

一空。老将军送到我手上的这4本书，也早已磨

损泛黄，圈改连篇。

一桌好饭、半杯“干白”之后，老将军亲自送

我出门。透过车子后窗，在坡路上，他那因担负厚

重历史责任而微驼的身躯犹如一株倔强的苍松，

傲然挺立于蓝天白云之下。刹那间，一股热浪油

然涌上心头，模糊了我的双眸……

数日捧读，老将军之于我，由原本不足半天

的拜晤，逐渐由陌生到亲近，由钦佩到信服，由敬

爱到景仰，如面至尊。老将军亲历了一段伟大的

党史、军史和民族史，也走过了一程不寻常的人

生旅途，为后人留下了一部鲜活的战争年代党

史、军史和民族史。

2009年9月7日，老将军参加了“全军老干

部工作暨‘三先’表彰电话会议”，当听到自己的

名字时，他激动得潸然泪下。一名入伍69年、已

是83岁的老兵依然坚守着一名入党66年的老

党员的革命气节，不得不令我们这一代由衷地钦

敬，不禁使我想起杜牧《山行》中“霜叶红于二月

花”的佳句。是啊，老将军参加了抗日战争、解放

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经受住了血与火的洗礼，经

历了“严霜骤雨”的考验。有一次，在“孟良崮战役

胜利六十周年纪念晚会”上，老将军一首深情的

《沂蒙山小调》感动得大家“唰”地站起来，面向他

敬了一个军礼……

李将军18岁担任特务连指导员，协同兄弟

连队一举拔掉日军费县白马关据点，受到上级嘉

奖。初任指挥员，首战告捷，随即调入鲁中军区

《前卫报》社，开始了记者生涯，参加战时报道，采

访了山东鲁中战区支前模范朱富胜、爱兵标兵陈

双太和刘光荣、张胜怀、李干、曹世范等战斗英雄

和英模人物，一篇篇浸染热血硝烟的战地新闻飞

向四面八方，鼓舞着官兵团结奋起杀敌。用乳汁

救伤员的“沂蒙红嫂”形象的原型，就是李将军

18岁时所专访的沂南聋哑村妇明德英。由此，

“沂蒙红嫂”成为全国“军民鱼水情”的代言人，成

为拥军的模范。紧接着，《开封战役攻占古龙亭》

《淮海战役突破碾庄圩》《进军江南突破长江天

堑》《鏖战上海》等重大战役的宣传报道在其笔下

完成并面世。

入朝作战期间，老将军任二十六军党委机关

报《战旗报》主编，对广大指战员的革命英雄主义

精神作了多角度、深层次的全程报道。在和平年

代，李将军继承了战争年代的优良传统，深入部

队基层调查研究，对部队政治工作进行了总结，

引起军区机关重视并在军区文件、刊物上宣传推

广。1987年，老将军离职后开创了另一番绚丽的

人生风景：为军内外继承和发扬我党我军优良传

统作报告30余次，受到军队、地方赞扬；先后创

作如前所提的4部回忆录……被中央军委、总政

治部表彰。戎装不改旧颜色，离而不休谱新篇，正

如他在70岁生日时作的一首诗所说的：戎马征

战未离鞍，硝烟剑影不觉寒。雨露风霜春秋度，斑

白更惜韶华年。黄昏夕阳有佳景，新风雅意一片

丹。今朝莫言落浮尘，伏枥老骥乐尧天。

《国语·晋语》云：“志，德义之府也。”志向，决

定着一个人的器量、节操和抱负，是做事的原则，

也是做人的标准。李将军在83岁时写到：我一定

要做到“三个不忘记”，不忘记个人是在党的培养

哺育下成长起来的；不忘记战争年代为人民求解

放谋幸福、流血牺牲的革命志士；不忘记自己是一

个老党员，要珍惜荣誉，永不褪色。可以想象，

1940年10月，当一个14岁的孩子毅然消失在泪

水流成河水的母亲的视线中，耳边时时回响母亲

撕心裂肺的呼唤：“小三子！小三子！……”在这个

孩子幼小心灵深处是积淀着怎样厚重的家国情怀

啊：倭贼压境，生灵涂炭，救亡图存，匹夫操戈！正

基于此，老将军无论职务如何变换，无论是青灯黄

卷还是万马千军，也无论乌丝变银发、岁月荏苒，

他始终感念党恩，牢记血与火熔铸的崇高友谊。

抗战时期，李将军所在连队为了一双布鞋相互推

让，官兵们即便打赤脚、起泡流血，也不肯自己

穿。这种在艰苦条件下培养起来的团结友爱的朴

素情感和顽强奋斗的作风，一直留在他的心里。

古人谓：志不达者，智不达。反之，一个志存

高远的人，必能获得丰厚的人生智慧。纵观李将

军的人生途程，是战斗的一生、创作的一生、奉献

的一生。战乱纷扰的年代，4年的小学经历已让

16岁的他被战友尊称为“先生”，后来他成为了

文化教员，他并没有自满自得，而是更加谦虚好

学，逢书便读，逢报便看，逢课便听，因为他深知

“给人一瓢水，己必有一桶水”的道理。读书破万

卷，下笔若有神。果然，几篇报道的成功发表，让

他接到了赴鲁中军区《前卫报》任记者的调令，为

他在日后成为一名军旅作家打下了基础。

“战争年代，使我懂得了人生真谛：为人民谋

幸福，为人民服务，为人民献身。”“每一位战士身

上的每一处伤疤，都有一个动人的故事；他们流的

每一滴血，都是军旗底色。”“生命会消亡，金银会

腐烂，而美德可长存……”老将军这一行行生发于

心灵深处的文字，或直白或温婉，或平淡或壮

阔……都饱含他真切的生命感受。可以想象，这一

位报人，一位将军，曾经穿越多少枪林弹雨，跋涉

多少洪流险峰，熬过多少不眠之夜，历经多少冥思

苦想，才能骊海探珠，获得如此精到而精彩的人生

总结。老将军深有体会地说：“写人只两笔，但做人

须一生。”这就是他的人生信条。

夜阑灯青，抚卷思人，老将军清峻慈祥的面容

昭昭如对，老将军平实深刻的训诫凿凿在耳……

写人只两笔写人只两笔，，做人须一生做人须一生
————军旅作家李治亭印象军旅作家李治亭印象 □□胡光耀胡光耀

寒山寺是景以人传的典范之一。提起寒

山寺，每个人都会脱口吟出张继的《枫桥夜

泊》。在寒山寺居中的大院里，墙上贴满了以

不同笔法书写的《枫桥夜泊》，有模有样地装

裱起来。镇寺之塔普明宝塔的立柱上，也刻

上了张继的诗。这样一个落第的书生，虽功

名未就，反倒获得这般待遇，不得不佩服历

史的幽默感，亦不得不叹服文化之伟力。张

继其人，借范文正公的话说，“前人之述备

矣”，就不再饶舌。倒是寒山寺外墙上贴着的

几首诗，引起了我的兴趣，其中有两个人的

诗读来颇有意思，一个是陈夔龙，一个是寒

山子。这两人的名气不是特别大，其诗也难

称上品，但思古之情一发，便很难遏止，索性

信马由缰地谈谈。

先说陈夔龙，院墙上贴了他多首诗，风

格并不鲜明，且措辞平庸，仅录其中之一，名

字叫做《感怀诗》：一别姑苏感旧游，五年客

梦上心头。逢人怕问寒山寺，零落江枫瑟瑟

秋。陈夔龙是清朝人，生于贵州，靠溜须拍马

谋得一官半职，在当时即得雅号“巧宦”。这

首诗推想是他从江苏巡抚升到四川总督后

所作。这首诗矫饰气浓，因为陈是贵州人，所

感怀的是江苏，其“客梦”由何谈起呢？

古代的官场中人写诗应酬是常见的。这

些诗读读即可，不一定非得把它们写到景点

的建筑之上。有一些景点，工作人员在百度

中直接搜索相关诗句，不加分捡而直接引用

了。这样不但不能提高文物的文化格调，反

而于其有损，可谓是“弄巧成拙”。寒山寺也

有这样的一些作品。

在我看来，陈夔龙的诗并不值得那么认

真地玩味，写他，全为引出当今景区设计的

一些问题。真正值得大书特书的，则是前面

提到的另一位诗人——寒山子。寒山子的诗

并不很雅，其中一首是这样写的：生前大愚

痴，不为今日悟。今日如许贫，总是前生作。

今日又不修，来生还如故。两岸各无船，渺渺

难济渡。另一首则是：欲识生死譬，且将冰水

比。水结即成冰，冰清返消水。已死必应生，

出声还复死。冰水不相伤，生死还双美。

寒山子是个僧人，于是写的诗都带些禅

意。他的身世很神秘，有人说他是屡试不第

而出家，有人说是因宫廷斗争受排挤而剃

度。总之，他的身份是一个寒山寺中的和尚。

寒山子的诗不同于一般佛门之人所写的诗，

看起来少旷达多苦闷，不像个开悟之人。他所

强调的因果轮回，是悲观而消极的。其他受戒

之人想的是以今世之苦修换得来日之幸福，

寒山子偏与他们相反，既不思今世苦修，又不

思来世的幸福，全然一副不管不顾之态。

但仔细想来，寒山子的境界比他人高很

多。很多人信佛，皈依佛门，相信因果报应，

是图个好报，功利性太强；而有些专门研究

佛学的人，像个学者一样，太过理论与学术

化，使佛教不太像一个宗教了。寒山子彻底

将生死看淡，以无牵无挂的姿态当一个自由

自在的和尚，好不快哉！寒山子的诗喜用白

话，也体现了他的放任与洒脱。他曾这样评

价自己的白话诗：有人笑我诗，我诗合典雅，

不烦郑氏笺，岂用毛公解。得意之中有几分

自嘲，真令人忍俊不禁。

《华严悲智揭》中有言，“如入火聚，得清

凉门”。寒山寺亦有一匾，上书“无上清凉”。

寒山子正是得到了他自己的清凉门。想象一

下，一千多年前，一位落魄的和尚来到寒山

寺，对着这“无上清凉”大彻大悟，挥笔而成

“且将冰水比”，一时间怡然自足。试问人世

间能将生死视为冰水之人能有多少？因此我

常常羡慕寒山子，羡慕他能看破“冰水不相

伤”。古来多少人被誉为“旷达之士”，但比起

寒山子的一眼望穿生死，相差甚远。

潘家园


